
战马与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衰有

着很大联系，对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自然也是如此。
从卫绍王即位(1208)至金哀宗自杀殉国(1234)的二
十余年里，史学上一般称为金朝末期。笔者认为金
朝的灭亡和金朝末期战马匮乏的事实息息相关。
而对此学术界尚未见有专文进行探讨， 笔者拟对
金末的战马供应与马政进行考察， 希望诸位方家
批评指正。

一、卫绍王与宣宗时期

在卫绍王与金宣宗时期， 金朝群牧之地被蒙
古军、蒲鲜万奴叛军占领。群牧之地的丧失导致了
金朝再也无法重整骑兵同蒙古骑兵抗衡， 从此不
可避免地走上了亡国之路。

(一)金朝战马供应的空前危机
章宗朝在北部边境建立壕障之后， 金朝对鞑

靼诸部的战马贸易就基本消失。 金朝战马的主要
来源基地是十二处群牧所， 都分布在金朝的西北
边疆地区以及今天的东北地区。 金朝的群牧所因
靠近蒙古边境而易遭攻击， 而蒙古军在对金开战
后的军事动作就是针对着金朝的群牧所。
大安三年(1211)，蒙古军大规模南下攻金。面

对蒙古军的进攻， 卫绍王遵循惯例征马做战争准
备，三月，“括民间马，令职官出马有差”①。崇庆元

年(1212)五月又“括陕西马”②。
蒙古军在乌沙堡击溃金军主力后，兵分三路：

中路军为主力，进攻中都；右路军沿云内、东胜、
武、朔等州南下袭击西京；左路军掠取桓、昌、抚等
州。九月，中路军抵中都城下。冬十月，左路军以契
丹人耶律秃花为向导，“袭金群牧监， 驱其马而
还”③。史称蒙古军这次获得金朝“监马几百万匹，
分属诸军，军势大振”④。桓州群牧所的战马大量被
蒙古军掠为己用，对金朝打击很大。
至宁元年(1213)，蒙古军再次南下，哲别统军

克居庸关，围中都。八月，中都发生政变，纥石烈胡
沙虎杀金帝完颜允济，迎立升王完颜珣。九月，完
颜珣即位，是为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三月，宣宗
对蒙求和，“奉卫绍王女歧国公主及金帛、 童男女
五百、马三千以献，仍遣其丞相完颜福兴送帝出居
庸”⑤。五月，金宣宗迁汴。六月，蒙古三摸合、石抹
明安等率军围攻中都。贞祐三年五月初二，坚守近
一年的中都城被蒙古军攻破。中都一失，金朝领土
被蒙古军拦腰斩断，东北与中原首尾不能相顾，从
此再也无力恢复北部疆土，唯有依托潼关、黄河一
线苟延残喘。随着蒙古军攻占辽西地区、耶律留哥
反于辽东以及之后的蒲鲜万奴据辽东自立， 金朝
对东北地区已基本失去控制， ⑥ 随之而来的严重

后果是金朝丧失了拥有多年的群牧所。 西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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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冀北领土的丧失，导致金朝再无适合繁殖战马
的地域，金朝不得不主要依靠步兵进行对蒙作战。
贞祐三年秋， 金廷加强汴京守备力量，“增步军万
人，戍京以西，四万人戍京以东。选陕西骑兵二千，
增京畿之卫”⑦。此次所增京城卫戍部队中，骑兵计
2000，步兵共计 50 000，骑步兵比例为 2000 ∶
50 000=1∶25。

(二)宣宗缓解战马供应压力的措施
为解战马不足的燃眉之急， 金宣宗在贞祐二

年“冬十月甲午，诏遣官市木波、西羌马”⑧。这次市
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朝的战马不足， 于是金
宣宗于次年五月大胆舒缓财政压力，“诏削纳马补
官恩例”⑨。贞祐三年七月，为暂时缓解战马不足的
压力，金宣宗下诏“括民间骡付诸军，与马参用”⑩。
是年， 宣差都提控完颜从坦在受命援救中都途中
上书宣宗论利害， 其中有一条建议金宣宗趁战事
暂歇抓紧时间进行战马繁殖：“河南、 陕西调度未
急，择骑军牝马群牧，不二三年可增数万骑，军势
自振矣。”輥輯訛 由此可知，金朝在蒙古军南下后战马
供应不足导致的军势不振的窘困处境。 为从根本
上缓解战马供应不足的压力， 金朝试图在河南地
进行战马繁殖。由于前线战事方殷，宣宗无法利用
骑兵中的牝马，只好以民间瘦马充数，以完成马匹
的繁育。同年十一月，宣宗“诏市民间挽车羸疾牝
马置群牧中，以图滋息”輥輰訛。然而，正如王曾瑜先生
指出的，在古代技术条件下，黄河以南地区很难进
行良马的繁育。輥輱訛 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金朝当时
面临的不仅是技术问题， 而且有客观不允许的因
素存在———金朝河南地土壤不肥沃。 金代黄河水
患严重，据《金史·河渠志》记载，仅仅在大定年间，
黄河便决口了六次， 且每次决口的时间相隔几乎
都不过三四年。輥輲訛 至章宗时期，黄河泛滥成灾愈演
愈烈。“在金一代，黄河多次泛滥，以致沿河人民蒙
受巨大灾难，使大面积良田变为荒地。而黄河决口
的不断向西转移，更是加剧了灾情的恶化。”輥輳訛 金
朝后期，由于战事方殷，金廷已无力治理黄河，甚
至还一度曾想将黄河改道北流以作为军事防御的

天堑。輥輴訛 随着黄河决口地点的不断向西迁移，金朝
河南地的土壤也随之渐渐沙地化、盐碱化，杂草一
类植被的生长并不繁茂， 根本没有繁殖马匹的水
草条件。此外，金宣宗南迁汴梁后，大批军户也随
之迁来，导致金朝“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

重，皆仰给于河南”輥輵訛，金廷统治者乃千方百计招徕
流民复业种田，輥輶訛 并多辟水田以增加粮食产量，故
而河南地之中能作为牧马之地者也实在是少之又

少。輥輷訛

兴定元年(1217)三月，宣宗又下诏回收溃军之
马，“定民间收溃军亡马之法， 及以马送官酬直之
格：‘上等马一匹银五十两，中下递减十两。不愿酬
直者，上等二匹补一官，杂班任使，中等三匹，下等
四匹，如之。令下十日陈首，限外匿及杀，并绞。’”
“又遣官括市民马，立赏格以示劝，五百匹以上钞
千贯，千匹以上一官，二千匹以上两官。”輦輮訛 在金末
战马供应锐减的情势下，这些亦都是无奈之举。
然而即便在金朝战马供应如此紧缺的情况

下，金朝官吏依然存在着不法行为。贞祐三年，尚
书右丞蒲察移剌都“与上京行省蒲察五斤争权，及
卖隆安战马，擅造银牌，睚眦杀人，已而矫称宣召，
弃隆安赴南京，宣宗皆释不问”輦輯訛。元光元年(1222)
三月，“尚书右丞徒单思忠以病马输官，冒取高价，
御史劾之，有司以监主自盗论死，上顾惜大体，降
授陈州防御使”。輦輰訛 金宣宗的纵容，无疑使得这种
腐败之风得到了滋长， 金朝战马供应形势变得更
加严重。

(三)木波叛金对金末战马供应的影响
金朝后期另一个重大马源基地———木波，在

宣宗兴定元年叛金。 叛金的起因大概是金朝之前
与木波市马时 “所遣官或抑其直， 或以势陵夺”，
“遂失其和”輦輱訛。
兴定元年八月，“戊申， 陕西行省报木波贼犯

洮州败绩，遁去”輦輲訛。兴定二年，木波兵与南宋军合
力攻金，“兴定二年，迁同知临洮府事。与提控洮州
刺史纳兰记僧分兵伐宋。长寿由盐川镇进兵，宋人
守戍者走保马头山， 合诸部族兵来拒。 长寿击败
之，复破其援兵四千于荔川寨。即趋宕昌县。破宋
兵二千于八斜谷，拔宕昌县，进攻西和州，先败其
州兵。明日，木波兵三千与宋兵合，依川为阵，长寿
奋击，宋兵入保城，坚壁不复出，长寿乃还。凡斩馘
八千，获马二百余、牛羊三万，器械军实甚多”輦輳訛。
木波叛金，令金朝的战马形势雪上加霜。兴定

二年， 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张行信至
泾州后上书金宣宗，建议缓和同木波的关系，趁木
波粮食歉收而廉价贸易其马匹以助军用：“马者甲
兵之本，方军旅未息，马政不可缓也。臣自到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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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右豪民多市于河州，转入内地，利盖百倍。及见
省差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市于洮州，以
银百铤几得马千疋， 云生羌木波诸部蕃族人户畜
牧甚广。盖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势陵夺，遂失
其和，且常患银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闻蕃地今
秋薄收，鬻马得银辄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艰食，马
价甚低。乞令所司辇银粟于洮、河等州，选委知蕃
情、达时变如桓端者贸易之。若捐银万两，可得良
马千疋，机会不可失，惟朝廷亟图之。”輦輴訛 木波在此
之后有无再与金朝发生冲突，史无明载。金哀宗正
大四年(1227)，蒙古灭西夏后，直接威胁金朝陕西
地区，金朝与木波的马匹贸易自然不能顺利进行。

(四)金与夏宋战争时期的战马供应状况
西夏与金朝长期以来的矛盾最终导致双方在

大安二年爆发战争。大安二年八月，“夏人侵葭州”輦輵訛。
金朝在最初保持克制，贞祐二年八月，“丁未，夏人
入边，命移文责之”輦輶訛。然而，西夏一方不断的进攻
中断了双方马匹的正常贸易。贞祐二年，金宣宗询
问平章政事术虎高琪：“往岁市马西夏， 今肯市
否？”高琪避而不答，却说：“木波畜马甚多，市之可
得，括缘边部落马，亦不少矣。”輦輷訛可见当时金夏马
匹贸易已经没有恢复的可能性了。
面对西夏进攻的咄咄态势， 金朝决定给予还

击，贞祐三年五月，“戊子，谋伐西夏，遣大臣镇抚
京兆”輧輮訛。至此，金夏战争全面爆发，并最终延续到
金哀宗正大元年。
在对西夏战争中，有这样一种现象：金朝一方

多处于守城态势，而西夏多处于进攻态势，金军主
要以步兵伏击西夏骑兵。 这种现象在金宣宗南伐
后， 将主要骑兵投入到金宋战线后表现得尤为显
著。金朝对马匹总是有所斩获，“大安三年，都城受
围。夏人连陷邠、泾，陕西安抚司檄玉以凤翔总管
判官为都统府募军，旬日得万人，与夏人战，败之，
获牛马千余”輧輯訛；“贞祐四年十一月，夏人四万余骑
围定西，辇致攻具，将取其城。合喜及杨斡烈等率
兵鏖战走之，斩首二千级，俘数十人，获马八百余
匹，器械称是，余悉遁去”輧輰訛；兴定三年，“未几，夏人
复攻会州，行元帅府事石盏合喜发兵救未至，夏人
移兵临洮，长寿伏精兵五千于定西险要间，败夏兵
三万骑，杀千余人，获马数百”輧輱訛。
兴定元年四月，金宣宗以南宋岁币不至，命完

颜赛不、乌古论庆寿等统军伐宋。同年五月，宋宁

宗也下诏北伐。金朝为逼迫南宋遵守“嘉定和议”輧輲訛，
调集了当时所有能调集的力量对南宋发起了进

攻。兴定元年十月，“庚戌，以将有事于宋，诏帅臣
整厉师徒。辛亥，遣官括市民马，红赏格以示劝”輧輳訛。
然而战争结果并没有朝着宣宗希望的方向发展。
在宋军的顽强抵抗下， 金宣宗速战速决的计划破
产。兴定二年冬，宣宗趁金军在四川地区取得对宋
优势时遣使使宋议和， 但为宋所拒绝，“三年春正
月庚午，吕子羽至淮，宋人不纳而还”輧輴訛。宣宗对于
“侄国”南宋拒绝和谈恼羞成怒，乃连连下诏伐宋。
“金宣宗南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延续到金
宣宗去世。 金宣宗南伐开始后， 金军在对宋作战
中， 或多或少地获得了一些南宋战马， 但微不足
道。如“兴定元年，与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伐
宋，败宋兵于泥河湾石壕村，斩首三千级，获马四
百匹、牛三百头，器械称是”輧輵訛；“宋兵纵火而出，阿
邻以骑兵邀之，遣步卒袭其后，宋兵败，生获吴筠
及将校二百人，马数百匹，粮万石及兵甲衣袄”輧輶訛；
“及泗州，宋兵八千围甚急，督众进战，大破之，溺
水死者甚众，获马三百余匹，俘五十余人”輧輷訛。而且
南宋“凡战马悉仰川、秦、广三边焉”輨輮訛，并不拥有优
良战马， 因此金军即便以所获南宋战马装备军队
仍然很难抵抗蒙古军的进攻。 并且金宣宗为避免
金军士气涣散，严禁购买金军俘获之宋军战马。兴
定三年正月，“甲午， 有司请立价以买南征军士所
获马，上恐失众心，因至败事，不听”輨輯訛。这就表明金
朝的战马并未因对宋作战而得到补充。
金宣宗对西夏、南宋战争开始后，金朝的战马

供应问题愈发严重。 金军以本已十分有限之骑兵
袭扰宋边，得不偿失。兴定三年十一月，朝中许多
大臣已无马可乘，只好用毛驴代替，“乙未，以官驴
借朝士之无马者乘之，仍给刍豆”輨輰訛。山东东路益都
府张林起义后，行省蒙古纲所统骑兵不足，请求金
宣宗派遣一千骑兵前来镇压，“是岁(兴定三年)，益
都桃林寨总领张林号‘张大刀’，据险为乱，自称安
化军节度使。 纲奏：‘林势甚张， 乞遣河南马军千
人，单州经略司以众接应’”輨輱訛。然而金朝马匹紧缺
的情况并不仅见于此。兴定四年，参知政事李复亨
巡视郡县官吏政绩时， 上书宣宗论利害：“诏书令
臣，民间差发可免者免之。民养驿马，此役最甚，使
者求索百端，皆出养马之家，人多逃窜，职此之由。
可依旧设回马官，使者食料皆官给之，岁终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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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赋于民。”輨輲訛 在战争中作为驿传用的马匹，金朝
也交给广大农民蓄养， 这些民户还需满足来往使
者的苛刻要求，因此李复亨建议调整。但这种调整
不外乎“均赋于民”，丝毫没有减轻广大农民负担
的意愿。

(五)金军在对蒙作战中获取战马
除在对宋夏作战中能获取相当数量的战马

外， 宣宗时期金军在抗蒙战争中也能获取一定量
的战马。兴定三年六月，辽州总领提控唐括狗儿率
军收复太原府，参加此役的金寿阳令赵益“夜登其
城，斩馘甚众，所获马仗不可计，护老幼二万余口
以出”輨輳訛。但这种获取是很少见的，金军遇到蒙古军
往往溃散，“王师屡战屡衄，率皆自败。承平日久，
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
节，外托持重之名，而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
随，委疲懦以临阵，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
大溃。朝廷不加诘问，辄为益兵。是以法度日紊，仓
庾日虚，闾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驾南巡，远近相
望，益无固志。吏任河北者以为不幸，逡巡退避，莫
之敢前”輨輴訛。这样的将士迎击强悍的蒙古军队，自然
败多胜少。因此，金军在对蒙作战中俘获战马数量
仍少得可怜。

二、哀宗时期战马供应的短缺

金哀宗在位(1224-1234)的十一年为金朝抗击
蒙古进攻的最后时期， 哀宗朝也是金朝战马供应
最困难的时期。

(一)哀宗初期战马来源的变化
元光二年，金宣宗病死，金哀宗即位。哀宗改

变乃父对外政策，实行对宋停战、联夏抗蒙。故而
金末战马的获取来源与此前相比有所改变， 集中
表现在从对蒙战争中获取战马。正大元年九月，枢
密判官移剌蒲阿收复泽州、潞州，“获马千疋”輨輵訛。正
大四年二月，移剌蒲阿、纥石烈牙吾塔统军收复平
阳府，“执知府李七斤，获马八千”輨輶訛。由于金哀宗与
夏献宗议和为时过晚， 所以尽管两国恢复了正常
关系，但其时西夏正面对蒙古军队的凌厉攻势，已
然自顾不暇，故西夏虽盛产马匹，然而双方的战马
贸易仍旧不可能随关系正常化而恢复。 而在哀宗
对宋宣布“更不南伐”之后的正大二年十月，“移剌
蒲阿及宋人战于光州，获马数千，数人千余而还”輨輷訛。
金朝还在与南宋的一些零星战斗中获得了少量战

马。综合看来，金朝的战马供应短缺仍无法改善。
金军也在战斗中损失着大量战马。兴定五年(1221)
十月， 金军完颜合达部在延安府城东遭蒙古太师
国王木华黎部伏击，大败，蒙古军“追斩七千级，获
马八百匹”輩輮訛。

(二)忠孝军战马问题
面对金蒙战争中金朝骑兵几乎伤亡殆尽的不

利情况，大约在金宣宗元光年间，金廷开始着手重
整骑兵，为此特别组建了“忠孝军”輩輯訛，意欲打造一
支类似于金初的骑兵队伍。 但因金末战马严重不
足，故忠孝军虽“人有从马”，但若丧失战马，则必
须“以骑射选之乃得补”輩輰訛，竞争方能得到战马补
充，可见当时战马何其珍贵。也正因为如此，忠孝
军作为金末战斗力最强的队伍，屡屡重创蒙古军，
在大昌原、卫州、倒回谷等战役中，金军都依靠忠
孝军取得了胜利。哀宗也对忠孝军给予优厚待遇，
尽量保证忠孝军的马匹供应， 如正大六年二月，
“诏枢密更给忠孝军马疋，以渐调发都尉司步卒及
忠孝马军屯京西”。輩輱訛

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 忠孝军的战马等补给
也越来越困难。正大九年(天兴元年，1232)正月，金
军在金蒙三峰山会战、钧州会战中大败，完颜陈和
尚、高英、樊泽等一大批将领阵亡，此后忠孝军群
龙无首，再加上补给困难，已经失去了作为金军主
力的价值。金朝重整骑兵的努力终归失败。

(三)金亡前夕的战马供应
正大八年九月， 蒙古窝阔台亲统大军进攻金

河中府，别遣拖雷统四万骑兵自凤翔、宝鸡南下，
借宋道迂回进入金朝南部，自唐、邓攻汴京。十一
月，蒙古军拖雷部抵饶峰关，由金州而东。哀宗急
令移剌蒲阿、完颜合达统两省军南下屯于襄、邓准
备堵截之。十二月，拖雷率军渡过汉江，与金军战
于禹山，不利，乃以小部吸引住金军，主力直趋汴
京。金军惧其乘虚偷袭京城，全军匆忙入援。正大
九年(天兴元年)正月，“癸未，大军发邓州，趋京师，
骑二万，步十三万”輩輲訛。拖雷此举使得金蒙两军形势
就此逆转。蒙古军拖雷部骑兵约三万余，较金军骑
兵为多，且比金军先行，故蒙古骑兵有充分的时间
在邓州通往汴京的路上设伏对金军加以打击。同
时， 拖雷留三千骑尾随金两省军以为牵制。“以逸
待劳”的优势由金军转入蒙古军方面。金军且战且
行，沿途又因被蒙古军抢掠一空而无所食，疲惫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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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随之而来。南北两路蒙古军汇合后，最终在钧州
三峰山会战中彻底击败两省军。
从两省军在禹山击败蒙古军到三峰山战役彻

底崩溃，骑兵是决定战争发生转折的重要条件。金
朝末期战马剧缺，并无足够骑兵与蒙古军作战。移
剌蒲阿忘记“敌半涉水击必胜”輩輳訛的军事经验，放任
蒙古军顺利渡过汉江，企图全歼蒙古军于背水，犯
下了严重错误。他忽视了蒙古骑兵众多，机动性强
于金军的这一优势。 而拖雷则巧妙利用了己方这
一优势，渡水后果断摆脱与两省军纠缠，向汴京急
进，攻其必救，迫使金军由主动转入被动，往来疲
于奔命。 此举为拖雷部蒙古军与北部主力的汇合
赢得了时间， 半路对金军的尾随追击也打击了金
军的士气，最终在三峰山一战功成。
经过三峰山、钧州战役，金军主力几乎完全被

歼，精兵良将丧失殆尽，蒙古军乃进围汴京。汴京
被蒙古军围困后， 金朝几乎没有找不到可以投入
作战的战马。天兴元年六月，因汴京被围日久，城
中乏粮，哀宗遂“阅官马，择瘠者杀以食”輩輴訛；闰九
月，“辛亥，遣张开、温撒辛、刘益、高显率步军护陈
留、通许粮道”輩輵訛。保护粮道这样重要的军事任务竟
然只能派步兵去完成， 金末战马短缺的情况可见
一斑。同年冬，汴京城内仅有“官奴统马兵三百”、
“刘益将步兵五千”輩輶訛，金朝骑兵仅余数百，“骑兵”
已经名存实亡。天兴二年六月，金哀宗在逃往蔡州
途中路过亳州时，“从者二三百人， 马五十余匹而
已”。輩輷訛 哀宗遣人往息州括马，却仅“得马二百”輪輮訛。
七月，已经逃至蔡州的金哀宗“定进马迁赏格。每
甲马一匹或二匹以上，迁赏有差。自是，西山帅臣
范真、姬汝作等各以马进，凡得千余匹，以抹拈阿
典领之”輪輯訛。天兴二年十二月，蔡州城内的哀宗突围
不成， 于是杀马犒赏军士，“乙未， 杀尚厩马五十
匹、官马百五十匹分犒将士。尚厩饲马止十匹，百
官唯执政四五人与都弹压移失剌乘马， 余皆徒行
矣”輪輰訛。

三、结语

金章宗泰和六年， 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建立大
蒙古国， 金朝的西北方出现了一支日后称雄于亚
欧大陆的新兴骑兵力量。 随着金军对蒙古军作战
的节节失利，金朝丧失了广袤的牧马之地，只有蜷
缩于陕西、河南一狭小之地。马匹极为短缺，金朝

已经几乎无力对功臣赏赐战马， 偶有的几次赏赐
也是十分难得。正大六年九月，“洮、河、兰、会元帅
颜盏虾虫麻进西马二疋，诏曰：‘卿武艺超绝，此马
可充战用，朕乘岂能尽其力。既入进，即尚厩物也，
今以赐卿，其悉朕意’”輪輱訛；正大七年十月，完颜合达
与移剌蒲阿解卫州之围，金哀宗“登承天门犒军，
皆授世袭谋克，赐良马玉带，全给月俸本色，盖异
恩也”輪輲訛。至金亡前夕，粮食成为稀缺物品，故金廷
赏赐军士麦子而非战马以示鼓励。 輪輳訛 尽管金朝统

治者千方百计地设法维持战马供应， 但终究已是
日薄西山，后劲不足，金亡前夕，朝廷几乎没有战
马。究其根本原因，金末战马不足的结局在金初便
已埋下伏笔。与东胡系的鲜卑、契丹、蒙古属于狩
猎———草原文化民族不同的是，女真(女真先世称
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此处皆以“女真”代称)属于
渔猎文化民族，輪輴訛 养马本非其专长。女真族建立金
朝后， 自始至终都没能探索到一条适合本民族的
养马之路，不得不依赖契丹人。这也是为何金朝群
牧所养马者绝大多数为契丹人的原因。 自身先天
条件不足，却又不重视外界弥补，与周边民族政权
关系紧张， 使得战马资源从立国伊始便埋下了供
应短缺的种子。金初，金朝对蒙古部作战失利，此
后蒙古一直是困扰金朝北边的主要因素。 金初灭
辽、灭北宋，因处理民族关系不当，极大地伤害了
汉族人民的感情。金朝境内的契丹人反叛、南宋的
敌对行为始终不曾中断， 与西北的夏国也是矛盾
重重。金朝四面树敌，专以武力立国，一旦其武力
不足以继续维持国势便只能速亡。 金末战马供应
的短缺仅仅是这一根本原因的表象而已。

[注 释]
①②輦輵訛 《金史》卷 13《卫绍王纪》。
③⑤ 《元史》卷 1《太祖纪》。
④ 《元史》卷 122《槊直腯鲁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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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⑧⑨⑩輥輰訛輦輶訛輧輮訛 《金史》卷 14《宣宗纪上》。
輥輯訛 《金史》卷 122《忠义二·从坦传》。
輥輱訛 王曾瑜：《金朝军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略论金末战马的供应与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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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为民承种者勿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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